
俞绍初教授

优秀
77级的名片

本报记者 覃岩峰

“我们这一批教师现在回忆
起来，这么多年，‘77 级’的学生
无疑是最优秀的！”51年前，浙江
人俞绍初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毕业，同年分配至郑州大
学中文系任教，说起当年的学
生，俞绍初很是自豪。

俞绍初说，“77级”学生身上
有一种独特的气质，时至今日他
最难忘的就是与“77 级”学生之
间在课堂上的共鸣。“77级”的学
生基础好，这表现在他们兴趣浓
厚，读书范围广，理解能力强，求
知欲更强，最重要的一点是，他
们都有丰富的社会阅历。课堂
上，你说一点，他们经常会举一
反三地问你，和你交流，力求得
到最满意的答案。

王映海辅导员

刻苦
77级的招牌

本报记者 王红

“‘77级’毕业生是特殊的一
代大学生，是我教学生涯中遇到
的学习最刻苦、钻研业务最精
心、自我约束力最强的一代人。”
提起“77级”，原郑州大学中文系
77级党支部书记、政治辅导员王
映海异常感慨。

“这批学生是恢复高考后的第
一批学生，我至今都记得这一批特
殊的学生，在他们身上，有着时代
的烙印。”回忆当年，王映海的记忆
依然清晰，“当年同批进入郑大中
文系的学生有161名，而他们中，
只有五六个人是十七八岁的应届
高中毕业生，剩下的都是30来岁
的年轻人，他们中，有知青、有解放
军、有在职干部，也有工厂职工。
当时，学校的教学条件和生活环境
都非常艰苦，破旧的教学楼冬冷夏
热，大宿舍一间屋子30个人挤着
住，可对此学生从来没有一句埋
怨，因为他们的心思，都牢牢地放
在学习上。”

王映海坦言：“在我 30 多年
的教育生涯中，前后带了 8 届毕
业生，唯有‘77级’留给我的印象
最深刻、最满意。”

[ 专家点评 ]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储朝晖博士

这个群体
让我们骄傲
“77 级”学生是一个非常优

秀的群体。宽容善良、乐于奉
献、严于律己，关心他人与社会是
他们共同的特点。经过毕业30年后
的磨砺与奋斗，他们大都事业有
成，有很高的知名度与美誉度。

“77 级”学生创造了共和国
高考的几个之最：考生人数最
多，录取率最低，竞争最激烈，年
龄相差最大；录取的新生整体素
质较高，考生的家庭条件、社会
背景、个体素质差异较大，学生
成分工农兵学商都有。

“77级”学生学习刻苦，善于
独立思考，不随波逐流，工作踏
实敬业，有很强的事业心和自制
力，在政界、学界、文化新闻界、商
界企业界等都有骄人的建树，赢得
了社会的广泛赞誉肯定。

现任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国
内著名的专家教授学者，国内著
名的新闻人，著名的企业家中都
有他们中的优秀代表。

他们用行动
树立了榜样

本报记者 成燕 实习生 许垚

一名 60 后公务员回忆说：当
年全国有570多万人参加考试，录
取27.3万人，录取率 4.8﹪，77 级
学生用行动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一名 70 后幼儿园教师说：
国家高考政策的恢复，给了那代
年轻人新的希望，他们那种为
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努力拼搏
的精神，给了我极大震撼。

一名 80 后女生说：作为 80
后，我们这一代人是艰辛的，就
业难，买房难。可与我们的父辈
相比，我们又是幸运的，我们的
物质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没有
理由不好好珍惜现在的生活。

李彬，人如其名，无论对待
长者还是后辈总是彬彬有礼，
话语平和带着睿智。昨日，记
者连线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
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彬，追忆
大学生活，讲述成长经历。

“毕业三十年，可谓弹指
一挥间……”1981 年 12 月，李
彬从郑州大学中文系（新闻方
向）毕业，当时刚20岁出头，如
今已经迈入“知天命”的年
龄。回忆当年，李彬话语中略
显沧桑。

“今年9月，应郑州大学新
闻与传播学院的邀请，我回母
校作学术报告，发现郑州大学
新校区非常漂亮，变化很大。”对
于母校，李彬一直心存感激，这
么多年，许多老师、同学的音容
笑貌一直刻在他脑海里。

作为“文革”后恢复高考
的第一届大学生，李彬说，自
己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年代，也
经历了思想解放、拨乱反正等
一系列大事。他认为，“77级”
的学生社会阅历丰富，对于事
物的判断便显得更加成熟和
理性，并且始终把个人的成长
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回忆当年，李彬最大的感
受就是，因为耽误了多年，“77
级”大学生都特别懂得珍惜，争

分夺秒地赶时间，学习起来特
别有劲头。“你若晚上 12点睡
觉，他便1点睡……每个人都想
把失去的光阴抢回来。”李彬说。

“1977 年恢复高考，全国
只有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
等少数几所高校开设有新闻
专业，而作为地方院校，郑州
大学中文系当时就开设了‘新
闻方向’确实具有前瞻性，也
让很多学生的人生轨迹发生
了改变。‘77级’、‘78级’同学
里走出一批卓有建树的新闻
人，包括现任新华社《新华每
日电讯》总编辑解国记、河南
日报报业集团董事长朱夏炎
等。”李彬侃侃而谈。

由于开设新闻专业较早，郑
州大学吸引了一大批学术造诣很
深的科班教师任教。李彬说，对
他影响最深的老师之一是彭正
普教授，复旦大学新闻系上世
纪60年代毕业的大学生。

“那时，每到周末，他都喜
欢带学生去西流湖学习摄影，
这种课堂形式特别有吸引力，
由此也培养了大家的专业兴
趣。”李彬认为，正是有了一大
批优秀教师，使得“77级”很多
学生在苦学的同时感受到学
习的快乐。

本报记者 覃岩峰

初冬的一个下午，暖阳高
照，记者连线采访远在北京的

《新华每日电讯》总编辑解国记，
听他讲起那些难忘的“故事”。

作为我国恢复高考制度后
的第一届大学生，解国记对30多
年前考上大学记忆深刻：“考上
大学和分配到一个中意的工作
单位这两件事，堪称我‘人生命
运的重要转折’。你想，中学毕
业后我回村劳动，‘推荐’上大
学无望，万念俱灰时突然政策
一变，又给你一个凭才能打开
命运通道的机会，从此改变了
命运——其他什么事件能比得
了这种转折？我从小羡慕新闻
职业，到校后选学新闻专业，毕
业分配正好到新华社记者岗位
上工作——哪有这么如愿、对
口、最利于发挥自己才干的事？
所以，感恩时代给了我们命运转
折的机会，感恩当年郑大中文系
领导老师的推荐和新华社河南
分社的选择。”

30年弹指一挥间，在新闻领
域摸爬滚打几十载，解国记心
中始终牢记“人民记者”肩负的
责任和使命，甘为群众鼓与呼。
他采写的《郑州货站街信箱“十
月怀胎”竟无人过问》轰动一时；

《河南农民陈重申反映“三乱”被
村干部杀害》，获时任中共中央

总书记江泽民长篇批示，中办转
发并传达全党，继而为期三年的
全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活动展
开；《我每年约一个“珍宝岛”折入
中俄界河》，时任国务院总理朱
镕基批转有关部委，由此而起的
界江界河护岸护坡工程和界江
界河防护林工程在黑龙江和乌
苏里江全面启动。

“坚持报道真相、传播真
知、追求真理，是记者最应该拥
有的品质。这话说起来容易，
但真正做到可不那么简单。”解
国记如是告诉记者。

“就说报道‘真相’——说
白了就是‘真实’这一点，就很
难。当记者，真的应该炼一下
自己的‘定力’，学习如何原汁
原味、原原本本地还原一个事
物，以此对抗假话大话空话套
话，抵制各种诱惑，而不是要啥
说啥、跟风跑。表面看、短期
看，这好像是作风问题，其实看
深了看长了就是品质问题。有
出息的记者，是应该有自己追
求的。”解国记深有感触地说。

从河南清丰县走到省会郑
州再到北京，从农民到记者再
到社长、总编辑，在解国记心
中，变的是工作地点和岗位，不
变的却是坚定的信念和对事业
永恒的追求。 本报记者 成燕

有人说他朴厚而冷峻，其
实他外冷内热。说起“77 级”
情结，他时而抚掌大笑、时而
慷慨激昂。他，就是谢冰毅。
说起当年的青葱岁月，他的真
诚和坦荡让人感触颇深。

在中国，“77 级”是一个
含义特殊的称谓。除去表示

“1977 年参加高考”外，还意
味着这是“文革”结束后恢复
高考制度第一届考入大学的
学生。

“我 19 岁高中毕业，当时
不让考大学，就去打临工，到
中学做过老师，有意思的是，
教过地理、语文，就是没教过
美术。当时，19岁的我站在讲
台上，面对台下十四五岁的孩
子们，刹那间感觉有点短暂性
失忆，这段记忆非常难忘。后
来又去工厂，拉过架子车、制
过革，从早到晚劳作，当时也
不觉得苦。”

“到了 1977年，关闭 10年
之久的高考大门重新打开，听说
我们这些普通人家的孩子也能
考大学了，我们几个常在一起忧
国忧民的哥们儿兴奋啊，当天夜
里我就失眠了。”谢冰毅说，“属
于我们的时代终于到来了。”

“我第一志愿报考的是中
央工艺美术学院，可是当时没搞

过设计，专业上差了点；后来被
河南大学艺术系录取。当时我
心里就一个想法，我爱画画，我
要画画，不管在哪儿，上不上大
学，这都是当时最强烈的信念。”

“大学期间，我每天就是听
课、画画、看书，还觉得时间不够
用，‘吃’不饱，那时候资讯不像
现在这样发达，获取的渠道也
少，让人苦恼的是学校的资料室
不常常开放，借个书很难，记得
当时为了能看到《印象画派史》
很是下了工夫，每天晚饭是狼吞
虎咽，然后拔腿往资料室跑，晚
一步可能就被人抢走了。”

“当时放暑假，假期时间
长，三伏天里，我们几个‘有志
青年’就挤在没有空调的素描
教师里，因为没有女同学，大
家索性都脱去外衣，几近于

‘裸画’状态，画完画了，再一
头扎进铁塔湖里游个泳，再看
着夕阳一点点沉下去，美。”

为了写生，谢冰毅和同学
们常常跑进山里一住就是好长
时间，不问人间寒暑；到黄河写
生，跟黄河艄公同吃同住。

光阴荏苒、白驹过隙，走
出大学校门的谢冰毅数经坎
坷、磨难，孜孜于艺道，几十年
如一日，笔耕不辍，痴心不改。

本报记者 李颖

毕业三十年 弹指一挥间
——访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李彬

那些阳光灿烂的日子
——访著名画家谢冰毅

怒放于田野的生命
——访省农科院粮食作物研究所所长刘发魁

高考改变了
他们的命运

本报评论员

人的命运由人决定，亦由社会决
定。而在一切可能性面前，“命运将发
现自己的道路”。当许多年后的阳光再
一次照亮一段令人难以忘怀的岁月，让
我们把历史的镜头闪回到1981年。

那一年，有许多的平常又有许多
的不寻常。那一年，时间开始又结束，
结束又开始。自然的音乐虽带有忧伤
的旋律，却处处回荡着美好。感恩生
活馈赠的“77 级”大学生永远不会忘
记，岁尾年末，他们告别久久徜徉的大
学校园，带着无数人的期待，走向社
会，走向广阔的生活。

更早的四年前，国家百废待兴，但
人们已怀揣着梦想上路。这一年，关
闭了 10 年之久的高考大门重新开
启。一项正确制度的选择，给了翘首
以待的人最珍贵的机会。

高考制度的恢复，书写了中国高
教史上神奇的一笔，并使得“77 级大
学生”这几个字，成为一个特殊的符
号，在之后的34年中包含了丰富的历
史内涵。20余万名大学生，从十年的
历史断层、人才断层中脱颖而出，他们
是青年中的佼佼者，是时代选中的幸
运儿。生活曾在别处，他们以不同的
身份在纷乱的社会中考问过、确证过
自身。他们的全部知觉，他们的所有
痛感，融入了时代的风风雨雨。

高考制度的恢复，是国家和时代
命运的一个拐点。应该说，历史的前
景，所关涉的是一个个人的命运，高考
的恢复，更是亲身参与了这场制度变
革的几代学子及他们家庭命运的拐
点。“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是那个年代
全社会所普遍接受的教育伦理。强调
分数面前平等，打破了出身论，也使那
些遭受歧视的有志青年获得了平等竞
争的机会。

一项教育制度的确立，改变了
中国。这种改变，其实质意义是社
会重新构建教育文明，中国构建新
的社会文明。汤因比说，文明是一
种运动，不是状态。中国从十年动
乱的噩梦后苏醒，不断地加速着改
革进程。社会的进步，使人们的整
体思想架构重新回到现代社会文
明。知识改变命运，这是 1977 年中
国人的集体意识。高考改变中国，
从 1981 年开始，整整 30 年，千千万
万从大学校门走出的学子，以自身
的成长，以鲜明的价值取向，完成了
对社会主流人群形象的塑造。

1977 年，一个制度的推力，启开
了社会进步的命运之门。希腊哲人赫
拉克利特说过：“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
河流。”而历史，更不可能出现对过往
的模拟或重复。34年过去，“77级”的
大学生们已是两鬓飞霜。34年，高考
制度的改革与社会变革同步行进，直
到当下，高考仍是多数群体中的个体
向上走的有效通道。他们的价值取向
将持续影响社会，他们的未来也将影
响国家的未来。

1981年12月14日，一大批风
华正茂恢复高考后第一批考上大
学的77级大学生手握毕业证书，
恋恋不舍地离开母校，奔赴祖国
四面八方，投身到改革开放的大
潮中。

30年后的今天，2011年12月
3日，郑州大学新校区，这些年逾
半百的“77级”中老年学子欢聚在
母校，感谢恩师教诲，畅叙同窗深
情。

为了更好地展示恢复高考后
第一批考上大学“77级”毕业生的
风采，我们特策划了这组报道，以
飨读者。

这是一群注定要在历史上留
下浓墨重彩的人；

这是一群创造了共和国高考
历史的人；

这是一群堪称国家和社会栋
梁之材的人；

这是一群有故事的人。
“77 级”，一个耀眼的时代标

志，一段可歌可泣难忘的传奇。

他
们
是
一
群
有
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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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彬，1959 年生，新疆乌鲁木齐
人。1981年12月，毕业于郑州大学中文
系（新闻方向）。1984年以来，一直在高
校新闻院系执教，现任清华大学新闻与
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解国记，河南清丰县人，新华社高级记
者，现任新华社《新华每日电讯》总编辑。
1981年 12月，毕业于郑州大学中文系。
1982年分配到新华社河南分社做记者。

谢冰毅，祖籍河北，生于河南开封，著
名画家。1981年12月毕业于河南大学艺
术系，取法宋元诸家，被称为中原山水第一
人。如今任职河南省书画院院长，中国美
术家协会理事，河南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刘发魁，河南温县人，研究员，现任河
南省政府参事、省农科院粮食作物研究所
所长。1977年考入河南农学院，1982年
分配到省农科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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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的一个下午，记者来到
省农科院粮食作物研究所，如约
见到了我省农业领域的资深专
家——省政府参事、省农科院粮
食作物研究所所长刘发魁。

环顾 20 多平方米的办公
室，记者在墙上竟没找到任何
字画或装饰物，以纯洁的白墙
为背景，朴实的刘发魁微笑着
向记者讲述起那段激情燃烧的
岁月。

“到明年 1月，我就到省农
科院工作30年了。高中毕业后
我先是务农，后来又被抽调到
乡人民公社科学实验站担任技
术员，考上大学前，我打过铁，
造过酒，种过地，开过柴油机，
可算个农业技术能手呢。1977
年考上省农学院，对我来说是
个命运的转折，不仅让我学到
了更多深层次的农业理论，也
让我从乡村走到了城市。”

尽管 30多年过去了，但一
谈到那些尘封的往事，刘发魁
禁不住陷入深深的回忆。“由于
家里是上中农成分，很多机会
都与自己擦肩而过。为了备战
考试，我夜夜点着煤油灯刻苦
学习，最终凭着优异的成绩成
为十里八庄第一个大学生。”

这些艰苦的生活经历化作
人生的财富始终伴随着他。无

论是在当农民还是从事农业科
学研究，刘发魁始终与田野、与
农民为伴，跑遍了农村的沟沟
坎坎。通过多年的实验和研
究，他在全国第一个提出“前氮
后移”栽培法，颠覆了传统种植
栽培观念。2007 年，他向省政
府提出关于促进全省农业专业
合作社建设的建议，得到省政
府高度重视，有力推进了全省
农业专业合作社建设进程。

“我心中从来没有‘敌人’、
‘对手’概念，只有亲近的人和
无关的人，所以我能保持平和
的心态对待工作和生活。”

在和刘发魁对话的两个小
时中，记者脑海中不时浮现出
这样几个词汇——淡泊、务实、
真诚。 几十年来，他一贯坚持

“为人朴实，工作务实，生活平
实”的“三实”作风，在领导、同
事以及家庭中树下很高的威
望。谈起人生感悟，刘发魁感
慨地说：“一个人的成就离不开
时代背景、机遇和个人奋斗三
大因素，这就像我们种玉米，离
不开阳光、雨露、土壤和种子。
因此，要辩证地看待人生的得
与失，牢牢树立老实人不一定
吃亏的理念，始终坚持自己的
理想和信念，你就一定会成
功。” 本报记者 成燕

今年12月4日，郑大77级中文系学子看
望百岁恩师王碧岑老先生。

胸怀天下事 妙笔著文章
——访《新华每日电讯》总编辑解国记

1981年12月，郑州大学中文系77级四班学生毕业时在学校门前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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